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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襟危坐在记者眼前的
戴丽娜是个外表白皙柔弱的
女子，纤细的鼻梁上架着眼
镜，笑容腼腆，说话轻声细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书卷气十
足的女人，却是个合同诈骗
犯！在记者疑惑的目光中，戴
丽娜讲述了自己从女作家到

女囚犯的经历。
戴丽娜 17岁那年到内蒙

古插队，25岁时以优异的成
绩考上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在
大学期间，她写的小说《残月
寒情》被拍摄成电视剧，在太
原电视台播出。大学毕业后，

戴丽娜被分配到内蒙古文联，
以无花果的笔名发表了大量
的小说，其中有畅销一时的作
品《黑眼睛》、《伴娘》等。一
部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长篇纪实文学 《升平时期
的新罪恶》 名列当地通俗文

学销售之首。
戴丽娜并不甘心过关着

门爬格子的生活，她相信自己
有能力驾御文字以外的事情。
1996年，戴丽娜辞职来到北
京，在撰稿出书的同时，还成
立公司经营广告制作和发布

以及组织演出。据戴丽娜说，
某些著名歌唱演员在内蒙古
的演出一般都是她做中介谈
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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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戴丽娜投资400
万元拍了一部 20集电视剧，
她兼任策划 、编剧及制片人
多重角色。因为缺乏经验，她
在拍摄中预算严重超支。等偿
还了先期的融资后，公司已经
捉襟见肘。2000年底，拍摄工

作完毕，片子需要后期合成，
她已经没有钱了。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戴丽
娜四处去跑片子的发行工作。

她认为，只要片子卖了出去，
就有钱进行后期的修改。然
而，最初有意购买的主渠道和

二渠道发行商都因为电视剧
的成品片和剧本存在比较大
的差异而放弃了购买。几家发
行单位虽然对片子很感兴趣，
但提出只有修改剧本后他们
才会购买。而且，必须先看完
修改完成片后再支付购片

款。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过
去，而补拍和重新制作后期
需要大量的资金没有着落，
戴丽娜非常着急。为了将电
视剧尽快卖出去，戴丽娜决
定借钱做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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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的介绍下，戴丽娜
认识了生意人张某和李某。当
他们询问电视剧找到买家了
没有，戴丽娜脱口而出：“已
经有多家发行单位购买了。”
得知戴丽娜还是该片的编剧，

二人对她的话深信不疑。经过
讨价还价，3人达成合作协
议：由张某和李某共同投资电
视剧本修改经费 99万元，该
剧发行后，二人收回投资成
本并获得投资款 30%的利
息。为了让资金尽快到位，戴

丽娜在合同中特意加上了某
电视台已经同意收购该剧的
话，并承诺对方如果投资肯
定稳赚不赔。

由于买家还未有着落，戴
丽娜迟迟不敢修改剧本。眼看
着借款合同就要到期，戴丽娜

一心想着只要找到签约买家，
马上就可以对电视剧进行修
改，电视剧卖出去后只多损失
一部分违约金而已。即便做不

成的话，她也会通过做别的事
情获利后再还给他们。戴丽娜
并没有把合同太当回事。

等投资人开始频繁地催
款，戴丽娜仍以资金马上到位
为由敷衍对方。到后来，她索
性不接电话或者关机。当投资
人了解到他们的钱并未用于
电视剧的后期修改，他们一气
之下到公安机关告发了戴丽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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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守所的每一个夜晚，
戴丽娜都睁着眼睛不能入睡。
她无论如何都想不通，自己怎

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诈骗犯？
戴丽娜向记者解释说，合同
是经过双方同意签订的，已
经拍摄完的电视剧也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自己并没有想
骗他们的钱，只不过由于事
情进展不顺利，拖延了还款时

间。而拖延还款时间按合同规
定也有补偿。

很长一段时间里，戴丽娜
把自己的遭遇看作“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的翻版，觉得自己
败在没操作好，没安抚好投资
人的因素上。如果当时多些手

段稳住他们，不使他们产生被
欺骗的错觉，自己就有比较宽
裕的时间把电视剧卖出去，赚
个好价钱。那时不仅皆大欢
喜，她自己也就理所当然地成
了赢家。所以，王侯和贼的区
别就在于一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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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一次次提讯中，
警察的话语让她感到了事情

的严重性。警察说，合同诈骗
罪构成要素最关键的两点就
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虽然

在现实生活里，很多人都会在
融资的时候说尽好话，对风险
问题避重就轻，而在投资电视
剧这行就更是行业惯例。但法
律是严肃而无情的，别人都在
做的，未必就是合法的。无论
你怎样操作，即使侥幸逃脱了

法律的制裁，但仍然掩盖不了
犯罪的事实。

2003年7月，戴丽娜因合
同诈骗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
期徒刑11年。听到判决时，戴
丽娜的脑子一片空白。不过，
她并没有提起上诉。一是她觉

得自己确实做错了，上诉改判
的可能性不大；二是严重的失
眠一直困扰着她，而在看守所
里没有治疗的机会，不能服用
安眠药。2004年3月，戴丽娜
来到北京市女子监狱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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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戴丽娜已经能够坦
然面对从“女作家”到“女
囚”的角色转化。而刚入监的
时候，巨大的落差和漫长的刑
期让她的心沉到了谷底。

2004年11月18日早，监
舍大门“咣当”一声打开。服
刑人员听到起床的信号后迅
速穿衣叠被，只有戴丽娜没有
反应。突然，她看到别人张着
嘴巴，自己却不知道她们在说
什么。由于心理压力巨大，长

期睡不着觉，戴丽娜失去了听
觉！
“我当时绝望到了极点，

哇哇痛哭。” 说起当时的情

景，戴丽娜不好意思地笑了。
管教干警一边积极地带她去
治疗，一边通过书面语言开导

她。失去听力后，戴丽娜变得
更加敏感猜疑。常常因为一些
琐事，她和其他服刑人员闹起
别扭。对干警的谈话，她也抱
有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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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耳聋后不能打亲情
电话，又担心年迈的父母担心
自己，戴丽娜将心事通过纸条
告诉了她所在的二分监区的
孙秀兰队长。“本来那天不该
是我打电话，她二话不说就把
我领到了电话室。在拨通电话

后，为了不让我妈妈知道实
情，妈妈说一句话，孙队长就
记下来写给我看。电话足足打
了四十分钟，孙队长的手都酸
疼了。” 由于两人的默契配
合，戴丽娜的母亲以为电话信
号不好才断断续续的，始终不

知道实情。之后，孙队长常常
通过纸条的方式和戴丽娜聊
天，每天都要写上满满的两大
张纸。性格幽默的孙队长用她
特有的语言风格鼓励戴丽娜，
有时还会用激将法。每次聊天
后，戴丽娜都觉得特别轻松。

经过数次的开导与谈心，戴丽
娜封闭的心门打开了。因治疗
及时加上心情渐渐开朗，戴丽
娜的左耳已经恢复了正常，但
右朵还听不太清楚，监狱也在
继续给她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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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队长说，戴丽娜现在改
造热情很高。

由于文笔好，她被分配
主办分监区的区刊，同时还

给全国监狱系统的各个刊物
投稿。“有很多服刑人员给
她写信，说看了她的文章增
加了改造信心。”孙队长说，
戴丽娜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
自考，现在已经过了四门。目
前，她报考的科目有广告与

消费心理学和市场调查心理
学等内容，是为将来出去工作
做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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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监后，戴丽娜的家人还

给她拿来了那部电视剧的剧
照，该剧在外地电视台已经
播出。

她觉得，这个消息能减轻
一点背负诈骗犯的心理负担。
对于过去的罪错，戴丽娜也重
新进行了总结。她说，过去虽

然赚了些钱也有些名气，但隐
藏在成功背后的缺点却一直
没有认识到。“我表面上看来
做事细心谨慎，但实际上人不
谦虚又轻率，这些缺点跟出事
有很直接的关系。”戴丽娜认
为，很多人犯罪都因为大脑里

有个盲区。和法律盲区有所不
同的是，它游走于是非之间，
徘徊在对与错的边缘，人们
常常于无所知觉中陷入犯
罪泥潭，是监狱让她洗涤了
灵魂，但毕竟这不是光荣的
去处。

戴丽娜说，服刑期间最
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和
亲情的分离。她尤其愧对即
将大学毕业的女儿。来监狱
探视的时候，女儿从来没有
在她面前流过一滴眼泪，而
这种坚强是她所不愿意看到

的。她说，这种愧疚将一直啃
噬自己的灵魂，直至重获自
由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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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识黄梅戏演员

马兰是从1984年的央视春节
晚会开始的，那时她剪着短头
发，穿着格子裙，整个人就像
是一朵清香的兰花。此后她的
舞台形象更深入人心，从《龙
女》、《红楼梦》、《西厢记》，
一直到后来的电视剧 《严凤
英》 等，让观众记住了黄梅

戏，也记住了马兰。
但在事业如日中天时，马

兰选择了淡出，如今人们更关
注的是她怎样当好余秋雨的
太太。

马兰出生在安徽太湖县，
当时正好上演一部电影 《马
兰花开》，父母希望自己的孩
子像电影中的小兰那样勤劳

朴实，就为女儿取名为 “马
兰”。马兰的母亲是当地的黄
梅戏剧团的演员，父亲是一名
大学生，从事黄梅戏舞美设计

工作。受家庭因素的影响，13
岁的马兰穿着碎布做的上衣，

背着自己的行李走进了安徽
省艺术学校的大门。

刚上艺术学校时，马兰是
个十足的“胖妞”。

为了减肥，整整三个月，
马兰只吃面条，没有吃一粒
米。为了减肥，她还常常在半

夜三更的时候偷偷一个人赶
到练功房去练功。

毕业演出那一天，正好是
马兰18岁生日；她的任务只是
给人家搬凳子、搬布景，连作品
都没有。马兰一个人躲到小旮
旯里顿足痛哭，她发誓一定要

减肥，将来要比18岁时更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安徽

省艺术学校毕业后，马兰被分
配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第
二年，马兰就迎来了她艺术上
的第一个春天。在香港，马兰
主演了黄梅戏经典曲目《女驸

马》，几乎是一夜成名，她迅
速成为黄梅戏的头牌女演员。
1989年，马兰更是凭借着电
视剧《严凤英》，在艺术上取
得极大成功，一跃成为中国最
知名的黄梅戏演员。

�x#��E

�aU��

而那时候的余秋雨虽然

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但
在民间的名气却远逊于马兰。

有一次，艺术界的一位老
专家送给马兰一本余秋雨的
理论著作 《艺术创造工程》，
并叮嘱她：“艺术工作者一定

要读读这本书。”就是这本书
让 24岁的马兰认识了 40岁

的余秋雨。
读了这本书后，马兰就被

作者的睿智和学识深深吸引
和折服了。

马兰后来回忆：“我当时
想，这本书的作者肯定是一位
阅历丰富、满头白发，甚至可

能带着点学究气的老先生。如
果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很想认
识这位余秋雨老先生。”

不久，马兰去上海演出
《遥指杏花村》，当时她冒昧
地打电话邀请余秋雨去看，但
是她自己却没有戏票，倒是余

秋雨说，“我有啊，你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几张。”

《遥指杏花村》的演出很

成功，谢幕的时候，马兰四处
张望，盼着余秋雨出现。这时，

一个中年人健步登台高声地
招呼她：“嘿，马兰，我就是余
秋雨！”

原来余秋雨对马兰也仰
慕已久！就这样，两人第一次
会面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一天，余秋雨突然对马兰

说：“我觉得，你做我的老婆
挺好的。”

马兰马上回了一句：“我觉
得呀，你做我的老公也不错。”

这就算是求婚，很快余秋
雨和马兰结婚了。余秋雨比马
兰整整大了 16岁，“老夫少

妻” 式的结合曾经引来过许
多人的流言飞语，但他们却没

觉得两个人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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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院长、安徽省文化系统高级职
称评委会负责人，马兰不能如
平常女人一样每天回家守在
丈夫身边，但她一回到家中，

总是不辞辛劳地去菜市场买
丈夫喜欢吃的螃蟹、咸鸡什么
的，亲自下厨做饭吃，以补偿
自己不能居家的日子。

最初家里没有请人打扫，
马兰演出回来总觉得家里到处
都是灰尘，就开始自己动手擦。

可余秋雨对她说：“所谓
尘世就是充满灰尘的世界，要
学会承受，别擦了。”

马兰却从来没有抱怨过，
她说自己回来辛苦一次至少
可以让丈夫享受一个星期。

更为难得的是，马兰还到

公婆家包揽全部家务。这时，
余秋雨总是拦她，马兰就急
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么
个丈夫，你还不给我一个机会
和环境尽尽妻子的义务！”

当然，夫妻之间总有磕磕碰
碰的时候，但是两人吵架之后，

一般是马兰做出让步，先求和，
“因为家里是个不讲理的地方，
对于一些小事情不能太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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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名黄梅戏演员，到著

名作家太太，马兰婚后的社会
角色发生了突变。这丝毫不改变
余秋雨对她的评价：“马兰肯定

不仅仅是有外貌。在古典的概念
中，读书的权利全部交给男子这

一方，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她
并不仅仅只是看重我的才，我也
不仅仅看重她的貌。”

马兰不仅有着美丽脱俗
的外表，更有着深邃精辟的内
涵。她对表演之外的现代艺
术，如美术、音乐等，都有很高

的兴趣和比较广泛的理解。秋
雨介绍说：“马兰对国际政
治、国际军事特别感兴趣。这
也是我们谈话的一个话题。”
有一段时间他们去中东地区，
共同的兴趣使得旅途始终谈兴
甚佳。余秋雨十分惊讶妻子居然

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那么熟悉！他
认为：“就感性文化而言，在对
当代欧美艺术文化的了解程
度上，她肯定超过我。”
“我们感情很深，感觉很

好，思想同步，”余秋雨曾经
这样评论他和马兰的关系，

“我们属于一见如故，从始至
终关系都是非常的和谐和密
切。我们既是夫妻，又是艺术伙
伴，我们都非常尊重对方的父
母。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我们的
思维方式、人生观念和艺术观
念已经成为了完全一致的人，

我的文化活动跟我的专业有
关，也跟我太太的专业有关。”

马兰说：“我跟余秋雨之
间，有非常好的沟通，文化不
同没有关系，希望大家都能够
沟通。”她还戏称道：“我们的
婚姻就如同 ‘红木家具’，越

老越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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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电视剧已卖出骗钱99万 被判坐牢11年 狱中办刊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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